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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麻风楼”，已经不

再是一处“禁地”，反倒成了麻

风病人安享晚年的家。

在这里，不仅每个麻风病

人都有独立的卧室，楼内还配

备有电视、空调。医护人员也

全都居住在院内，只要病人有

需要，他们会第一时间赶到。

“很多老人已经把这里当成

了家，即便康复了，家里人来接，

他们都不愿回去，说这里有归

宿感。”在所长刘尚夫看来，如

今“麻风楼”里的病人，除了身

体上被留下了疾病的印记，其

他的已跟普通村民无异。

不过，大福镇的“麻风楼”

依旧只是 个例。且不论费用，

其他地区的麻风村若想搬迁，

当地人能否同意都是未知数。

所以，刘尚夫告诉我们，他想

把这几栋“麻风楼”发展成区

域性的麻风病收治所，不仅可

以为更多病人服务，也能为他

们打开一扇通往生活的窗。

D 爆炸性进展：麻风病人和村民结婚了

“麻风楼”里的故事：请让我靠近

20 世纪法国哲学家米歇尔

·福柯曾说，麻风病人是“上帝

的弃儿”。翻看此前媒体关于麻

风病人的报道，“孤岛度终身”、

“与山为伴”、“回归无期”……

基调大多沉重。在民间俗语中，

甚至有“宁叫梅毒家中坐，不让

瘌子（麻风病）门前过”的说法，

可见人们对麻风病的恐惧之深。

但这一次采访，却非常不

一样。当我们的记者到达九瑶

村的“麻风楼”时，里面的老

人看到有陌生人来，都显得非

常平静，甚至还有人笑着打招

呼——这份自信与淡定，在许

多麻风村都是“奢侈品”。

随着采访的深入，听着这

些已经在此生活了数十年的老

人们的讲述，我们能够感受到，

作为一种社会性动物，人们渴望

交流沟通的心情并不会因为疾

病而消失。他们一次次伸出双手，

想要被接纳、被理解，而一直

陪伴左右的医护人员，更是殚

精竭虑为他们“身心兼治”，无

愧于“白衣天使”之名。

更让我们感慨的，是村民

的善良与包容。从那位隔着墙

送玉米的村民，到敢让孩子来

看电视、最后还嫁给了麻风病

人的女人……误解与偏见，都

在想要靠近的浓烈情感里，被

时光化成了温情的故事。

疾病之于人类，可怕的不是

身体的创伤，而是心灵被蒙蔽，

这让一些明明可以回归社会的麻

风病人被迫背负沉重的烙印草草

度过一生。我们期待，九瑶村“麻

风楼”里的病人不再是幸运的

个例，通过加大对疾病知识的

宣传，让更多的麻风病人能够获

得重新来过的机会。

除了当会计管账，方云初

还得负责麻风楼里的伙食，时

常需要去买菜。刚开始，他不

敢出去，都是托医护人员帮忙，

但总这样也不是办法，于是，

方云初动了脑筋，让医护人员

带他一起去买。这招果然好使，

“那时候的农村，如果能把家

里的土产品卖了换钱，老百姓

还是乐意的”。一来二去，村

民对这位“方会计”也热情起来。

相比起方云初的“拿钱开

路”，李桃秀则是凭着自己的一

双巧手，成功走进了村民的心。

当时，大福镇有不少家庭式的

鞭炮作坊，但大家还要照料农

田，做鞭炮时常人手不够，李

桃秀便冲着马路上的村民喊话，

说自己可以免费帮忙做鞭 炮，

但村民没有搭理她。

“我知道他们需要人手，但

就是怕我这个病。”李桃秀灵机

一动，找到了“麻风楼”的所

长，希望他能帮忙说情。在所

长的再三保证下，部分村民这

才同意让李桃秀去家里帮忙。

到了农忙时，李桃秀更是“获准”

去帮村民切菜、做饭。

就在大家各自努力寻求村民

理解的时候，一天，一个村民

挑着玉米路过，楼里的麻风病

人看到了，特别想吃，便鼓起

勇气问 ：“可以给我们几个玉米

吗？”他们并没有抱太大希望，

但惊喜就这样来了——那个村

民答话说 ：“可以，但你们不能

过来，我扔到院子里去。”就这

样，对方扔了十多个玉米进来，

大家都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

因为这个村民的态度让他们看

到了希望——也许有一天，村

民们能够主动来“麻风楼”呢！

一点一点小心翼翼地靠近，

甚至带着讨好的意味，就只是想

让日子不再像一潭死水，想要寻

到一点盼头——就这样，如初

春阳光和缓照耀，麻风病人与村

民之间的坚冰在渐渐消融。

一天，九瑶村的村民和“麻

风楼”里的病人都被一个爆炸

性的消息惊呆了——麻风病人

何国华要和大福街上的一个女

人结婚了！

那时，何国华才 30 岁，得

病前是个水泥工，有一门好手

艺。“这女人真 不怕死，连麻

风病人都敢嫁！”村民们议论

纷纷，但麻风病人们更多的是

“羡慕嫉妒恨”，因为他们中的

大多数都因为疾病而一直单身。

而在结婚后没多久，何国华就

迎来了一个健康活泼的女儿。

也许是因为有了第一个“吃

螃 蟹 ” 的人， 在 这 之 后， 又

陆续有村民与麻风病人成家，

1990 年，“麻风楼”里的元老

级住户邓介春更是讨了个外地

来的媳妇。

邓 介 春的 媳妇叫田培 英，

早先从外地嫁到九瑶村，但第

一任丈夫过世得早，她一个人

拉扯三个孩子，生活非常艰难。

因为家里没有电视，田培英便

经常带着孩子到“麻风楼”里

来看电视解闷。

“那时候，其他人都不敢来，

我就不怕。”田培英说，接触得

多了，她便觉得康复了的麻风病

人跟普通人没什么不同。也就

是在“蹭电视”的过程中，田培

英对邓介春有了好感，在病友

的撮合下，两人走到了一起。

现在，田培英已经六十多

岁了，孩子们也大了，夫妻俩

也把“麻风楼”当成了主要的

休闲场所，经常和其他麻风病

人一起打牌、看电视。

“麻风楼”的所长刘尚夫说，

楼里的麻风病人已经有好几个

都结了婚，而且他们的对象都

E 生活，比她想象中的甜
“我可以说是在‘麻风楼’

里长大的，我的父亲曾是这里

的副所长，我也算是‘女承父

业’。”刘大飞是益阳市大福皮

肤病防治所工会主席、副所长，

今年 44 岁的她，自 19 岁起就

在这里工作。在她看来，麻风

病人要融入社会，第一步还是

要治愈疾病，只有身体健康了，

才有重新开始的可能。

“有一 个叫胡令君的女病

人，她的变化特别大。”刘大飞

说，今 年 50 岁的胡令君是 岳

阳市湘阴县人，早年嫁到河南。

因为得了麻风病，丈夫抛弃了

她，儿子也因为犯事而进了监

狱。孤身一人的胡令君只好到

岳阳的妹妹家暂住，“当时她的

面部毁容特别厉害，全是一个

一个的脓包，妹妹一家人也很

嫌弃她，周围人都叫她‘怪物’”。

2013 年年底，胡令君被送

到了“麻风楼”。此时的胡令君

一心求死，不吃不喝，不跟任

何人说话。在治疗过程中，胡

令君接受了三次抢救，“医院的

血不够用了，我们的医护人员

轮着给她献血，抢救过来后，

我们还经常给她熬粥、煲汤”。

可能是感受到了他人的关怀，

胡令君渐渐愿意跟人接触。

经过半年的努力，胡令君

的身体康复了，虽然留下了磨

灭不掉的疤痕，但她终于能够

重新开始生活。如今，胡令君

在“麻风楼”的厨房帮忙，洗菜

搞卫生，特别利索。每天干完

了活，她便到前坪和病友、村

民一起跳广场舞。更让胡令君

高兴的是，她还和丈夫、儿子

取得了联系，父子俩会打电话

来询问她的近况。

病好了也不离开，因为这里就是家F

是住在“麻风楼”附近的村民。

尽管这样的特殊姻缘只在

少数，但村民们的恐惧却实实

在在少了很多。他们开始允许

麻风病人去自己家里闲聊，看

到有麻风病人在街上散步，还

会 喊进门来喝茶。接触多了，

麻风病人甚至能邀请村民到自

己的院子里来坐坐。

■专家

增加公众知晓度，关爱麻风病患者
旷燕飞 （湖南省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麻风病防治科科
长）

湖南省的麻风病疫情一直

居全国前六位，为国家一类防

治地区。截止 2014 年底，全

省累 计 发 现 麻 风 病 例 17235

例，治愈 14931 例，尚有存活

者 6447 例。全省设有麻风病

防治机构 126 家，其中皮防所

22 家，疾控中心 104 家；目前，

全省仍有 35 家麻风村，收纳

了544 名住村患者及愈后者。

如今，麻风病人的生存现

状不容乐观。麻风村的住村

病人，多为老弱病残，不仅远

离现代社会文明，而且多数

无人照顾，生活十分不便。更

为重要的是，他们还要面对

社会的歧视。其实，良好的

生活条件和社会氛围，能够

在很大程度影响到麻风病人

的身体和心理状况，但像益阳

市的大福麻风村这样条件良

好的，毕竟只是少数。

目前，国家对麻风病的诊

断和治疗实行免费政策，及早

规范治疗，患者可以完全康复。

但是，由于社会歧视、患者病

耻感强及基层防治水平和能

力有限等原因，部分患者在被

发现时就已出现了难以逆转的

神经损害，导致严重畸残。

为了改善麻 风 病人 的生

活，我们在增加公众 对麻风

病的知晓度上做了很多工作。

2014 年，我们联合长沙市多

家医院一起开展了志愿者巡

诊、关爱麻风病人、麻风病

知识宣讲等多项活动，取得了

良好效 果。2014 年，由综合

医院转诊过来的麻风病人达

到 12 例，是往年的 3 倍，病

例发现延迟期缩短，畸残率

明显降低。在住村病人生活

医 疗 方面，2011 年以 来， 省

级财政为全省 35 家麻风村的

住村病人下拨了生活医疗补助

费用，使住村病人的生活医疗

条件得到了改善。

■链接

麻风病，没有你想象中可怕
 麻风病是由麻风杆菌引

起的一种传染性疾病，这种

病菌能严重侵蚀皮肤和神经

系统，使患者肢体受损，造成

永久性残废或肢体变形。据

统计，目前全 球每年仍有约

50 万人感染麻风病，特别是

在发展中国家，麻风病是一

个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在

我国，90％的县、市麻风 病

患病率已控制在十万分之一以

下，现症麻风病人数已由建国

初期的 50 万人减少到目前的

6000 余人，但每年仍有 2000

多名新发病人。

麻风 病虽然是 一种传染

病，但它的传染机率很低，甚

至比结核病的传染率还低。如

果在早期发现，麻风病最短

可以在三个月内完全治愈，而

不会留下任何残疾。治愈的

麻风 康 复者也 不 具传染 性。

但由于人们对病因的无知和对

患者外形的恐惧，多年来，很

多人还是“谈麻色变”，很多

麻风病痊愈者得不到社会的

认可，无法回到正常的社会中

去，甚至有家也难归。

■编后

（感谢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提供采访帮助） 

田培英说，嫁个邓介春的这
几十年，两人感情不错，她并不
后悔当初的选择。


